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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二下午警

方記者會，焦點是

近兩個月前一名六

旬漢疑在病房被虐

打，警方拘捕涉案

兩名警員和一名前

警員，但記者會結

束時突然發生另一件事，一名內地

女記者因拍攝記者會上其他同行，

引發 「卧底」 疑雲，在一眾香港記

者要求下，內地女記者出示一張卡

片，顯示其姓名為陳曉前，身份為

「廣東廣播電視台香港辦事處（記

者站）站長」 ，視頻所見，現場有

多名男女大聲要求該女記者 「行前

啲畀我哋影到張卡片」 ，又質疑卡

片上沒有她本人照片，要求其出示

記者證，多把男女聲音連番質問該

女記者拍攝現場香港記者的照片要

在哪裏發布？為何要將照片發上

WeChat（微信）？究竟這些照片有

什麼新聞價值？最後該女記者在警

方協助下離開。廣東廣播電視台隨

後發表聲明，確認陳曉前是該台駐

香港記者站站長，對陳在正常採訪

時遭到部分香港記者圍堵的不禮貌

對待表示強烈譴責， 「呼籲香港有
關方面採取切實措施保護新聞記者
應有的權益，營造一個公平、安全
和穩定的新聞採訪氛圍。」

當天晚上大公報記者打電話問

我對這事有何評論，我強調沒有看

警方記者會的現場直播，僅憑現場

視頻了解相關情況，感覺非常不舒

服，一群香港記者公然盤查一名內

地女記者的身份，質問其採訪動機

和目的，做法很不正常。我認識的

好幾個廣東新聞界同行，包括陳曉

前任職的廣東廣播電視台的朋友，

一直到深夜還在給我發微信，對事

件感到非常不滿，甚至憤怒：

「香港記者有什麼權力盤查同
行？太不知所謂了！」

「不是新聞自由嗎？怎麼輪到
他們來審核身份？香港怎麼會變成
這樣？」

「港媒對內地記者的敵意，不
難揣度他們的傾向性，其報道的可
信度自然大打折扣了」 。

還有一些更激烈的言論，我完

全能夠理解廣東同行的心情。將心

比心，香港不少媒體機構也有派駐

內地的記者，如果香港記者遭到內

地同行類似不禮貌對待，相信香港

業界也會「敵愾同仇」。到了周三，全

國記協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少數香

港媒體記者粗暴侵犯記者正當採訪

權益行為，顯然，事件已驚動北京。

事情因陳曉前在記者會拍攝其

他記者引起， 「是不是兩地記者採

訪文化不同引起誤會？」 有記者問

我，的確內地和香港媒體採訪文化

有所不同，但關鍵不在這裏。香港

記者採訪官方新聞，主要有兩種形

式，一種是閉門的簡報會（Briefing）

，通常是特首或主要官員主持，邀

請傳媒機構老總級或主管級人士出

席，新聞處官員在簡報會開始前先

提醒各人必須遵守約定俗成的 「規
矩」：不拍照不錄音錄像，不引述提

出問題的人士，報道內容以 「政府

消息人士」 代替特首或其他官員。

另一種是記者會，所有政府認

可的傳媒機構均可派記者出席，電

子媒體通常會做現場直播，主持人

和提問題記者都攝入鏡頭，從來沒

有問題，周二下午的警方記者會屬

於這種形式。實際上，自六月份修

例風波之後，在特首或警方的記者

會上都有現場提問的記者被攝入鏡

頭，有一次某台女記者當面大叫特

首 「講人話」 的人像和畫面就直播

出街。那麼，陳曉前在記者會上拍

其他記者，一些本地記者憑什麼對

她盤查質問？

其實，根本原因可能是有人心

虛。多場記者會所見，一些記者擺

明車馬充當示威者代言人，將記者

會變成示威抗議場合，正所謂自己

知自己事，因此對被拍照十分敏感

。上次一名香港中通社女記者就遭

示威者圍堵，加上現場一名香港電

台記者 「助紂為虐」 ，被迫當眾銷

毀所拍照片，這次有些人見到拍照

的陳曉前並非熟口熟面，便疑神疑

鬼，再演恃眾欺凌。這種恣意侵犯

同業的採訪自由、粗暴無禮的做法

，實在令香港新聞界蒙羞。

陳曉前在事發時表現不俗，當

時現場氣氛充滿敵意，基本上無法

拒絕對方的無理要求，她明顯感受

到壓力但尚算淡定，從手袋中掏出

一張名片，在旁的警務人員拿過去

給眾人 「驗證」 ，多名記者一擁而

上用相機和手機爭相拍攝陳曉前的

名片。我很不理解，為何在場警方

人員對這種明顯無理要求無動於衷

，甚至提供協助？香港記者當着警

方的面盤查內地記者的身份，這種

做法合適嗎？

眾所周知，大部分香港傳媒早

已歸邊，客觀公正的報道實屬稀罕

，這是香港新聞界的不幸，今時今

日修例風波已經演變成一場空前的

政治風暴，前線記者打工不易，各

為其主亦見怪不怪，但既然身為記

者，在新聞界打工，應該有起碼的

職業操守，包括對同行的相互尊重

，退一步說，你打份工，人家也是

打一份工啊。事情既已發生，如果

有些人願意承認行為過火傷害了內

地同行，對當事人道一聲歉，那不

失為亡羊補牢，古人說知錯能改，

善莫大焉。

記者盤查記者 郭一鳴

昨夜並不是傳統節日

的平安夜，但是很平安。

夜的平安就在於它像

一個真正的夜，漆黑而寧

靜，在拉上遮光窗簾之後

，室內就一下子變得沒有一絲雜音也沒

有一絲光亮，人就如沉到時光水流的深

處一樣，被一種無法觸摸的溫柔嚴嚴地

包裹起來。

這時，如果真想看見什麼，就得緊

緊地閉上眼睛。

夜裏做了一個夢，夢見母親逝去了

。我心裏充滿悲傷，一個人背着她的骨

灰孤單地前行。伸手摸一下，那個長長

的做棺用的方盒子裏仍然傳出骨灰竄動

的聲響和滾燙的溫度。然而，就在我最

難過的時候，母親出現在我的面前。不

知道為什麼，她竟然能夠從另外一個維

度裏轉回來，但我相信只有我能夠看到

她，其他的人都不會再看到她了。我不

知道她回來僅僅是因為我太難過而臨時

安慰我一下，還是就以這種方式永遠留

在我的身邊。她似乎比以前更加年輕，

神清氣爽，表情堅毅。她大概最知道我

此時內心的脆弱，所以就仍然讓我如小

時候一樣枕在她的膝上安歇。

我像托住一碗滿得快要溢出的水一

樣，托住我內心的驚喜與悲傷，唯恐那

碗裏的某一滴水突然掉下，如淚，砸斷

了那條連着我和母親的極細的時間之

絲。

夢就突然地那麼斷了。

恍惚之間我並不知道自己在哪裏，

自己是什麼，自己處在什麼狀態。

一伸手摸到了妻那圓而小的頭，她

微微地動了一下。她動了一下，就證明

她還活着。我感覺到了她動了一下，也

證明我還活着。但，我還是不知道住在

二百公里之外的母親，此時是否安然無

恙。

夜依然很平安，靜悄悄的。

窗外並沒有戰爭的聲音，沒有爆炸

聲，沒有人們哭喊的聲音，沒有械鬥聲

，沒有爭吵，沒有汽車緊急剎車的聲音

，沒有開批鬥會的口號聲，沒有洪水來

臨前奇怪的嘯鳴，沒有地震到來時房屋

倒塌的聲音，沒有猛烈的砸門聲，當然

，也沒有在這寧靜的夜裏聽到電話突然

響起……總之，在以往人生裏所經歷的

各種苦難和所深深恐懼的事情都沒有出

現。

這時，我發現有淚從自己的眼裏流

出。

感謝上帝。讓我們這些在苦難與死

亡的夾縫裏苟活的人類，又平安地度過

了一個夜晚。

夜如一張微笑的臉，從暗處把祝福

和恩典許諾給我們。我則在黑暗裏靜靜

地等待着天明，好給遠方的母親打一個

電話。

朋友剛參加工作

一年，休了第一個年

假，便帶父母去台灣

小遊幾日。我問她怎

麼會突然下此決心，

她說不久前去香港書展時買了一本書

受到的啟發，我好奇什麼書有如此大

的魔力，借來一看。

原來是一本散文集《行走的風景

》，其中一篇文章《多一分陪伴，就

少一點遺憾》，寫台灣作家龍應台陪

母親走最後的生命之路，寫駱以軍帶

着媽媽去旅行的故事，陪伴是人生不

可蹉跎之事，行走亦是。

人生在世由不得己，全民都在發

一場 「說走就走」 的美夢。行走，真

的就這麼難嗎？我在這本書中找到了

答案。行走，是目觀耳聽的世界。在

書中，跟隨作者的腳步和眼睛，來到

了金秋十月台東縣池上鄉，看到了 「
上百頃金色稻海浸潤着飽滿的水氣」
， 「以天地為舞台，以氣引體，與風

中稻浪起伏呼應」 的雲門舞集演出。

來到了馬來亞半島西北側的檳城海峽

，看大街小巷的壁畫，聽張愛玲媽媽

的忘年交娓娓道來塵封往事。來到了

台灣觀看激烈的 「九合一」 選戰，見

證韓國瑜和柯文哲當選市長的歷史時

刻。抑或是跟着作者在淺水灣畔參加

一場港式婚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看

記者用 「短視頻」 播新聞，出入各地

博物館在 「琳琅滿目的商品前駐足，

體會時光錯落」 。

風景不是只有遠方的才是值得追

逐的，身邊的、心上的風景也是美的

。作者的思緒像天空中的行雲般蔓延

開來。在《行走的風景》這本書中，

借作者之筆，我們與文化大師、政壇

名人相遇。比如， 「大鬧一場，然後

悄然離去」 的金庸大俠，最愛吃栗子

奶油蛋糕的 「文壇教父」 劉以鬯，出

家八十一年、因病靜養兩年後又推新

書的星雲大師，扛起韓國半部現代史

的文在寅，寫政治懸疑小說曝白宮內

幕的克林頓，還有將康、雍、乾三朝

興盛與凋零呈現給世人的二月河，數

之不盡。

我真正感佩的是作者精力之足，

好奇心之盛。作者江迅是從業四十多

年的資深記者，穿梭兩岸四地與海內

外，一生步履不停，似乎在行走中忘

記了歲月。他還是個關心社會話題的

有心人，書中觀察到新的社會現象，

比如撩妹金句一再刷屏、去性別化消

費趨勢、 「她時代」 的到來、中國進

入 「熱舞時代」 等。有文學新鮮事，

像當下青年文學流行 「販賣憂傷」 的

流弊，網絡文學有長歪的枝丫該不該

剔除，兩岸三地的閱讀趨勢，以及線

下實體書店的多元業態。還有網絡熱

話，像 「啥是佩奇」 、中國紀錄片的

「年輕態」 、韓劇的新變局、范冰冰

的道歉信、中國科幻電影元年等等。

書中的思考包羅萬象，舞蹈、綜藝、

影視、文學、繪畫、政治等領域皆有

涉獵，這些話題同時也在引發着讀者

的思考。

江迅不僅行走着，一邊走也一邊

用文字將風景刻錄下來，將途中所經

的風景與思想形成了交集，讓它們像

蒲公英的種子一樣四處飛揚，像涓涓

細流一樣流向遠方。人生在世，自己

最能掂量出活着的輕重，這本書就是

最好的見證。

生命不停，步履不停。有人說行

走是人生最難的事。無論艱難與否，

路就在腳下。每個人有不同的行走方

式，眼中的風景也不盡相同。不如走

進別人的世界，看看另一番風景，或

許也是一種 「行走」 。

走出自己人生的地圖
丁思齊

燈下集

維港
看雲

鄉愁的
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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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是九妹許琴，她把一個包裹往床

上一放說： 「八姐寄來的皮子，讓你

在爹祝生前給縫起來。」 又說， 「工
作組要來了，帶隊的是個女的，今天

開會，我和她談了很久，心裏的疙瘩

解開了一大半。」

當四姑娘在小棉衣上結好最後一個針

腳，用雪白的牙齒 「登」 一聲咬斷線

頭的時候，院子裏響起了腳步聲，她

迅速地把小襖兒塞在枕頭底下。

金東水成了許茂老漢的眼中釘，他憤

憤地從四姨子那兒把長秀領了回去，

再也不登許家的門。秀雲姑娘十分痛

心，不光是捨不得小長秀，更恨的是

從此彷彿在她和大姐夫之間隔起了一

堵牆。

這時，鄭百如已經掌握了葫蘆壩的大

權，和他勾搭的嚴家溝那個女子的肚

子一天天大起來，催他結婚，他便以

什麼四姑娘和金東水 「不醒豁」 為理

由，將許秀雲打了一頓，提出離婚。

秀雲呢，再也忍受不了這個屈辱，在

離婚書上按下了手印……

秀雲離了婚，終於逃出了苦海。但仍

然有一件心事在苦惱着她，她和大姐

夫本來是清清白白的，而今遭了不白

之冤，她反而對他由敬重、同情進而

產生了真正的愛慕之情……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
原著：周克芹
改編：許謀清
繪畫：徐恒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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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記者陳曉前近日在港採訪時遭受香港記者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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